
说!早"

马培银

! ! ! !清晨出门，熟人相遇，彼
此打个招呼，向对方问声
“早”，简洁、礼貌。日复一日，
我从来不认为多余，更不会
生厌起烦，也从不吝啬。一声

“早”，一天有了好的开端，既是问候，又是祝福，仿佛阅
读一本书，首先记住了扉页上的题词，一种愉悦、温馨、
祥和，以及殷殷期待之情油然而生。
每每还有这种情况，当我来到公园或小区的健身

场地，经常见到一些“熟悉的陌生人”，彼此也很有可能
点点头，问声“早”。时间久了，慢慢地也会由“生”变
“熟”。面对来自天南地北、南腔北调的人，一声“早”，拉
近了距离，再把真诚的微笑送给对方。此刻会心情大
好，真是看什么什么美妙，干什么什么效率高。

问候一声“早”，就觉得自己被尊重，被亲近，就觉
得生活在一个温暖和谐的社会大家庭，像快乐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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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柏林街头
翁长松

! ! ! !柏林是德国的首都，也是个有着 !"#

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走近柏林，第一
印象是多姿多彩，蔚为壮观的建筑。徜徉
街头，随处可见一座座古老的大教堂、各
式各样的博物馆和巍然挺立的高楼，既有
巴洛克风格的灿烂绚丽的弗里德里希广
场，也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申克尔剧院，
富丽堂皇的宫殿，蜚声世界的现代建筑流
派作品，使人强烈感受到柏林古典与现
代、浪漫与严谨的氛围。
徜徉柏林街头，我最大的收获是见到

了坐落于柏林市中心的马恩广场上的马克
思恩格斯铜像雕塑和柏林墙的遗存部分。
马恩铜像雕塑是东德 $%&'年为纪念马恩
两位伟人，在市中心一处广场上立起的雕
像。德国统一后，虽然雕塑被多次移动和
变化，却依然改变不了它们是柏林最受游
客关注的景点之一。然而也有人士认为
“它们破坏了柏林城的形象”。(#)(年时
任德国联邦交通、建设和城市规划部部长

拉姆绍尔甚至提出将
马恩雕像“驱逐”出

柏林的心脏。这名部长认为，柏林需要重建
城市宫殿，这样可以恢复柏林市的历史轴
线，让柏林更完美。
拉氏计划引发民众的愤怒。德国左翼党

负责人居西认为，马恩是德国最重要的哲学
家和经济学家，拉姆绍尔的计划是对两人的
贬低。他还要求这名部长读读 《资本论》。

大多数德国人，特别是柏林人对拉氏的计划
十分不满。《柏林信使报》进行的调查显示，
&*!的人反对该部长的计划。但当我在一个
细雨蒙蒙的傍晚寻访到马、恩铜像雕塑时，
发现雕像已被移至马恩广场附近的一处地
方。矗立着的雕塑，马克思是庄严地端坐
着，恩格斯却是稳健地站立着，巨人凝眸远
望，他们的眼神似乎永远在注视着前方，仿
佛关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关于马克思坐着而恩格斯站着的造型构

思，有两种解释，
一是马克思是德国
人而恩格斯不是德
国人，二是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战友和学生。

说起柏林墙原先约长 )"" 公里，于
)%')年 &月 )+日开始建造，一开始以铁丝
网为材料，后才被换成更为坚固耐久的砖
墙。德国首都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
分割为东柏林与西柏林，东德政府为了隔绝
东德人民投向西德，于是沿着边界在己方的
领土上建立围墙，将西柏林整个包围起来。
柏林墙的建立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时
代的标志性产物。)%&%年 ))月 %日，屹立
(&年的柏林墙倒塌了，)%%,年两德重归统
一。当来到柏林墙前游览时，导游对我说，
如今柏林墙仅存这样不足 ( 公里长的一段
了。柏林墙也并不是我原先心目中想象的那
样森严、恐惧、高耸，墙高约 +米，墙厚不
足 "#公分，颇具创意的是墙面上如今都涂
上了色彩艳丽的漫画，内容涉及政治的、生
活的、人物的，五花八门，反映出德国文化
艺术的自由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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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 *日，是
上海市长宁区 !" 届一批
风华正茂的中学生毕业赴
徐州当兵的日子。上世纪
%# 年代初，每逢 + 月 *

日，这批老兵都会从四面
八方赶到约定的餐厅欢聚
一堂。每次战友见面，有种
难言的激动。岁月不饶人
啊，时间的纹切碎了兄弟
们稚气的脸，稀疏
的白发悄然爬上了
两鬓，然而，彼此相
见，还是像当年一
样，没大没小，握
手、拥抱、卡脖子、
甚至冷不丁从背后
将你拦腰抱起。
给我印象最深

的是那次在虹桥机
场餐厅聚会。召集
人徐兄开场白后，
请原航空兵 )( 师
师长彭治福讲话，
他举杯朗声道：“喝酒的
不喝酒的，今天都必须喝
白酒，开车的请人代驾。”
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

职！彭师长话音刚落，一片
“呜啦”声伴着“叮当”声响
彻餐厅。在烟雾缭绕中，在
豪爽的碰杯声中，大家聊
起了当兵的往事。新兵连
时在茫茫的雪夜里，新兵
们披着棉袄一排溜在墙边
撒尿，气得连长大声训斥；
霞光初照的严冬，穿着“黑
皮”惺忪着眼上机场拉战
斗机训练；为好好表现，天
蒙蒙亮，悄悄地早起抢着
扫帚打扫院子……
“干！干！”在一片喧闹

声中，突然话筒里传来了
“大家静静”的声音。大家
停杯放箸举目望去，只见
原 +中队的机械师顾兄表
情庄重地说：“我刚才得知
)( 师文化科长邵春淼战
友的儿子不幸身患白血
病，已躺在医院 +年了，为
了治好儿子的疾病，邵科

长已花尽积蓄，又到处借
债，现在他生活出现了困
难，我们 )(师的战友岂能
袖手旁观？希望大家献出
一份爱心，)# 元、"# 元
不嫌少，)## 元、(## 元
不嫌多。”
话音刚落，只见服务

台餐桌边的一位中年男子
上前捐了 )##元，捐者却

是一张陌生的脸。
大家惊讶之时，他
拿起话筒，动情地
说：“我虽然没有当
过兵，也不认识邵
科长，但我被你们
军人这种豪爽的义
举深深感染！”第
一个捐款者并不是
军人，多年的战友
岂能安心？于是呼
啦啦掀起了捐款的
热潮。
我留下回家的

车费，倾囊掏出了几张百
元大钞，又挖尽硬币，请交
给了收款者。此时此刻，我
的脑海里闪现出当兵时的
情景。每逢周末的晚上，我
们都集中到足球场看露天
电影，邵科长每次都率领
几位放映员早早架好银幕
和放映机。如血的夕阳下，
一排排队伍迈着整齐的步
伐，唱着嘹亮的军歌，穿过
高大的白杨树来到足球
场。中队长喊罢“立定”的
口令，便跑步来到邵科长
前，一个标准的军礼，朗声
道：“报告，* 中队集合完
毕，请指示。”邵科长还了
一个军礼，操着喑哑的声
音：“*中队入场。”那时，
我们都背后窃笑他的嗓音
有点娘娘腔。
部队里私下流传着八

卦段子，因部队大院只有
一个澡堂，每个星期天上
午女兵们洗澡，下午男兵
们洗澡。中午交集的时间，
有些老兵来到澡堂，大声

向里问道：“里面有人吗？”
有次里面传来了女人的声
音：“有人。”一听是女人的
声音，男兵等了许久不见
她出来，便大声叫道：“抓
紧点，该男兵们洗澡了！”
里面又传出了喑哑的声
音：“我是男兵。”人们才想
起这是邵科长的声音，引
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转眼战友们已捐了一

大堆钱，组织者也来不及
清点，要了张信封，将纸币
硬币都塞了进去。顾兄代
表参加聚会的六十多位战
友，将厚厚的信封递给邵
科长时，他感动地走上前
台，双手拿着话筒，声音颤
颤的，动情地说：“谢谢战
友情！但我不能接受这笔

钱沉重的钱，我听说许多
战友单位效益不好，还有
一些人已经下岗了，他们
自己都日子过得不好，自
顾不暇，我怎能安心接受
这份沉甸甸的爱？”
召集人徐兄见邵科长

一再退让，便请彭师长出
面劝说，彭师长操着山东
口音，以命令的口吻道：
“这是战友们的一份情意，
不必为难，必须收下。”邵
科长才双手接过这份饱含
战友深情的信封，蓦地转
过身来，一个立正，抬起颤
颤的右手，向在座的战友
行了一个毕恭毕敬的军
礼！
顿时，台下掀起了海

潮般的掌声……

陋室汤包
李 佳

! ! ! !汤包，小巧剔透，皮薄如美人面、
吹弹可破，汤汁与鲜肉共处一室，嘬一
下，汤在前、肉在后，满满地盈了口，
吃完一个，唇齿留香。据说汤包有悠久
历史，最早产于扬州，而我吃到汤包，
是来上海之后。来沪十年，大酒楼的、
小酒馆的、社区作坊的、公共食堂的
……汤包吃了不少，让我念念不忘的还
是上海图书馆对面那家。
那是一家小门面，小到夹在淮海中

路的西餐厅、咖啡馆、面包房当中几乎
看不见，还显得有点儿格格不入。到这
吃饭纯属偶然。两
年前的一个午后，
我急着参加上海图
书馆下午的活动，
午饭有些赶，所以
想着选一家用餐快的、随便吃点。推门
进去的一刻，我有些惊讶。倒不是里面
别有洞天，其实门里跟门脸儿一样小，
最多够摆四五张小餐桌，而且摆得紧紧
的，如果坐满肯定有些挤。而那天可不
仅仅是“有些挤”：宾客坐得满满的，
还有几人在等位。

“真是的！选小饭馆还是要等。”
本来没抱什么期待，可味道却出乎意料
地好。其实，在汤包端上来的一刻，我
便有了预感，这一屉汤包，颗颗外沿滚
圆、汤汁饱满，煞是玲珑、可爱。就着
热气，一口下去，汁水马上溢出来，带
着一股清甜，原来还有更多学问藏在馅
里，同样是以鲜肉做主料，因为辅料搭
配得别致，肉的腥气全无，软软糯糯
的，还夹着鲜姜清冽的香。

上海许多小门面都有自己的个性，
这家也不例外，体现在传菜上。不知老
板哪来的自信，客人点单后尽可挑座位
坐下来，没人刻意去记，手上也无需拿
凭证，不一会儿就有传菜师傅大声喊起
菜名，是谁点的只需应声“这儿”，自
会有汤包、饭菜准确端上来。我第一次

来不由得对此暗暗称奇，
也有少许担心会弄错；等
来得多了，不仅心安下
来，还渐渐喜欢上这样的
传菜声，声音里透着人间
烟火气，活色生香的，与之相比，许多
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反而显得过于安静
了，让人不得不端着架子，总觉得不那
么真实。
不知不觉爱上这里。每次来上海图

书馆，如果要吃饭，他家总是首选。这
里也渐渐与我的许多难忘时光联结在一

起。前年冬天，我
来听《古典音乐知
识》课程，每次都
在周五晚上，必须
下了班直接来。*

次课，老师从巴洛克时期讲到 (#世纪
后，从巴赫讲到斯特拉文斯基；我也吃
了 *次汤包。后来像这样的联结越来越
多，数不清多少次“上图讲座”、多少
堂系列课。如今，这汤包里有了音乐、
有了诗，馅料中掺和进文化的味儿，越
来越能吃出喜悦来。
来得多了，我渐渐“认识”了这里

的客人。他们大多和我一样，是到图书
馆看书、听课的。这里虽然与匆忙的淮
海中路只隔一道门，客人们却都不紧不
慢的，吃起汤包来像悠闲地翻一本书。
老板似乎也习惯了这样，并不急，人太
多时，若天气好，干脆摆两张小桌子在
外头。坐在外头的客人们，也是同样。
原来，悠闲才是这里的默契。可是从对
面书香里渗出来的味道？
一天中午，听完讲座出来，时间有

些晚了，同行者中有人问：“附近有吃
饭的地方吗？”我当即指向汤包馆。顺
着自己手指的方向，我才注意到它的招
牌。原来小门面还有个好听的名字：
“陋室汤包”。“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刘禹锡《陋室铭》里的句子！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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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前! 宜家事件再次把中老年相亲

族的话题放在人们面前" 其实! 不光是

单身老年人需要聊天会友! 许多老年朋

友都存在着这样的精神需求" 那么! 哪

里才是合适的场地呢# 对此! 笔者认为

老年茶馆可以一试"

过去江南一带的地方多茶馆店! 民

间有 $没有茶馆店! 成不了市% 的说

法! 说明茶馆在市镇上的重要地位& 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 一些退休的老人都喜

欢去茶馆喝喝茶' 聊聊天! 谓之是去

(孵茶馆店%& 而且! 那时候茶馆店大都

是由 (老虎灶% )熟水店* 兼营! 虽然

设施简陋! 但收费便宜! 颇得老年茶客

的喜爱& 随着城市建设的大发展! 深受

老年朋友欢迎的茶馆店在城区近乎绝

迹! 现在恢复茶馆店是个好办法&

!年前! 本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的老龄干部一直

在思考如何把老年活动室更好地利用起来! 有一位社

区居民建议可以把活动室改为茶馆店! 并取名为 $嘎

三壶茶馆%& 这些茶馆店一店一品! 有的主打唱戏跳

舞! 有的注重普法宣教! 有的开展心理辅导++老年

朋友在茶馆里喝茶聊天! 参与各种娱乐活动! 丰富了

晚年生活&

不仅一些小区的老年活动室可以改为社区老年茶

馆! 一些公园和文化宫 )馆* 也可以开

办市区一级的老年茶馆&

有了这些宽敞明亮' 收费低廉的老

年茶馆! 我想老年朋友就不会去打扰商

家的正常营业了&

祖孙俩 （剪纸） 郑树林 作

美国家庭丢垃圾不易
周永平

! ! ! !到了美国，亲戚就给
了我一个告诫，千万别乱
丢垃圾。我是住在美国人
琼斯先生家里，就更加小
心翼翼了，别让美国人笑
话咱中国人。生活了一阵
子，我深切体会到，在美
国，家庭垃圾丢弃真的不
容易。
所谓的不“乱”丢垃

圾，就是家里的垃圾要分
类处理。琼斯先生家有两
个大垃圾桶，是政府提供
的，黑色的是倒入“不可
回收垃圾”，白色的是装
“可回收垃圾”。两个垃圾
桶没有异味，干净到可以
用来存放食品的程度。垃
圾清运车每周来一次运垃
圾，车子也分为普通垃圾
车和回收垃圾车，车身颜
色不同，让人很容易识
别。当然，每月需要支付
清运费。居民的垃圾桶放
在自家车库里，厨余垃圾
要尽量减少，而且要处理

干净，否则就臭在自己家
里。因为垃圾车七天才来
一次。
这种社会机制倒逼市

民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
琼斯的太太每天把厨

余垃圾分类处理，有的用
粉碎机打碎进入
下水道，有的作
为后花园的菜地
肥料，其他厨余
垃圾处理后才进入
“不可回收”垃圾桶。琼
斯太太的菜园子里有番
茄、辣椒、南瓜，长得非
常好，我们经常在餐桌上
品尝自家种的蔬菜。
初来乍到，我一时分

不清哪些是可回收垃圾，
哪些是不可回收的垃圾，
每天在厨房烹煮食品时，

神经像根紧绷的弦，生怕
丢错垃圾。琼斯先生看出
来了，解释给我听，其实
不难识别，纸、金属、塑
胶当然可以回收再利用，
玻璃容器也是。市场出售
的食物，瓶瓶罐罐上印有

黄色三角标记的，
便是可回收垃圾。
除此之外的便是不
可回收垃圾。厨房
产生的果皮、果

核、菜叶、咖啡渣可以埋
在花园里当肥料。甚至先
收集起来，冷冻在冰箱底
层，以后埋到菜园子里
去。看来，垃圾分类是项
系统工程，要从源头开始
抓起。
一段时间后，我慢慢

习惯成自然了。

回上海，我反倒不习
惯了。上海市民的家庭垃
圾，丢弃方式太容易了，
无论干的湿的，可回收的
不可回收的，一股脑丢在
塑料袋里扔进垃圾桶，垃
圾桶周围臭味扑鼻。近二
十年，我们从物质贫乏走
进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但我们对物质丰富带来的
垃圾暴增没有准备好，仍
在沿用传统的丢弃方式，
集中收集，远距离运到郊
外去填埋。有资料表明，
上海著名的“老港”垃圾
填埋场的面积达 +# 平方
公里，相当于一个澳门。
对于寸土寸金的上海，实
在太可惜了。上海市民的

家庭垃圾再不减量和分类
处理，终有一天会出现垃
圾围城的可怕场景，子孙
后代怎么办？


